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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视阈下联村发展模式创新
———基于甘肃Ｃ地和山西Ｊ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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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以甘肃Ｃ地和山西Ｊ地为例，分析了共同富裕 视 阈 下 不 同 产 业 发 展 阶 段 联 村 发 展 模 式 的 共 同 特 征 及

其差异。研究发现，当前各地联村发展模式具有镇乡导引、强村带弱村和联村党建的共同特征，但是受到产业发展

不同阶段引发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不同诉求的影响，联 村 发 展 模 式 表 现 出 明 显 差 异，即 处 于 产 业 成 熟 期 的 联 村

发展模式的发展性、共同性、公平性和可持续性都呈现较高的发展趋向，而处于产业投入期的联村发展在共同性和

可持续性方面表现较低。其原因是在共同富裕视阈下，从产业发展到乡村治理的全领域发展是联村发展的必然路

径；侧重产业发展是条件受限地区联村发展的优先选项；联 村 发 展 延 伸 到 乡 村 治 理 层 面 将 会 进 一 步 保 证 决 策 民 主

性。联村发展模式是提升村庄组织化的模式创新之 一，应 以 共 同 富 裕 为 目 标，积 极 培 育 特 色 产 业，强 化 党 建 引 领，

完善村域利益共享机制，从而激活集体经济内生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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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提出到２０３５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

的过程，需要有效激活农村各类资源要素，持续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壮大提质，创造条件增加农民收入。但是，

据现有对全国１０个省、３０８个行政村、３　８３３户家庭的调研，按调查户计算各村的户均年收入，最高的１０个

村与最低的１０个村户年均收入之比高达２４．９∶１；即使按户均收入最高与最低的３０个村计算，二者之比仍

然达到１０．８∶１，村庄分化现象已经相当严重［１］。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长期以来各自为战的村庄很难满足村

级资源、资金、人才、市场的多重发展要素需求，加之村庄空心化、过疏化、小型化的现实约束，单村发展模式

日益面临重重考验，迫切需要提升村庄的组织化程度。

近年来，在部分地区出现了联村发展的趋势，引起学术届的广泛关注。这种新模式打破了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的行政区划、行业、所有制的束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资源重新调配，实现抱团发展，形成跨地域、跨

隶属关系、跨所有制、跨行业的集体资产经营模式、产业联合发展模式和公共服务共享机制，打造共建共治共

享新格局［２］，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联村发展研究是近年来乡村发展研究的热点之一，研究主要关

注联村发展的必要性、作用、模式和路径等方面。一是在联村发展必要性。刘启英认为，乡村青年群体的不

断外流致使村庄人口结构呈现出“空心化”状态，原来氏族和血缘维系的村庄集体意识逐渐式微，乡村治理的

难度不断增加［３］。田毅鹏认为，在乡村振兴、产业发展、乡村建设行动快速推进的大背景下，联村发展打破了



单一村庄的发展模式，既保持村集体经济产权的独立性和连续性，又注重建立起村庄间产业、社会、文化发展

的密切关联，实现新的历史条件下村落发展的“升级”［４］。二是联村发展的作用。李冰等认为，联村党委通过

先进村带动后进村，实现了经济与政治功能的双重发展与进步 ［５］。高仓健等认为，针对村庄发展的过程中

“发展不平衡，后劲不足，单打独斗多”等问题，“多村联创”让村与村通过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抱团发展，激活

村庄发展的内生动力，克服发展后期的滞缓问题，有效推动乡村全面振兴［６］。王美英认为，乡村基层党组织

以组织结构调整和运行机制创新来破解乡村产业振兴中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资源要素流动受制约等问题，

通过内外联结的跨域市场和资源“外溢”推动乡村产业振兴［７］。三是联村发展的模式。高仓健等认为“多村

联创”是促进乡村内生统筹发展，推进全域美丽乡村建设的现实路径，包含以土地资源共享、公共产品共享为

主的资源共享模式，以地理位置互补、产业协同发展为主的优势互补模式，以“强村带弱村”、优化产业布局为

主的抱团发展模式等多种模式［６］。田毅鹏认为联村发展主要包括强村带弱村、联村党建模式、以乡镇为导引

的多村联建模式、易地搬迁和农民集中居住背景下的联村行动模式等［２］。屠霁霞认为“抱团发展”的经营新

模式有利于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主要包括村村联合抱团发展、村企联合抱团发展、“飞地”抱团发展、单位

包村帮扶发展等模式［８］。

综上，目前已有研究认为联村发展模式既不同于“村庄撤并”，大多以党组织或地方政府牵头组织实现，

不涉及行政区划的变动，对农村社会的冲击较小；不同于以华西村为代表的“村庄自我扩张”模式，不以生产

要素和集体经济全面整合、集中经济决策权为必要条件，不重新分配土地人力等生产要素，能够保持现有村

级集体经济独立。但是，总体来看已有研究的分析角度较为单一，缺少共同富裕视角下的联村发展模式的静

态对比和探讨。研究方法主要局限为单一案例分析或工作报告模式，而案例剖析也主要基于同一地区的典

型案例的深入挖掘，缺少对不同区位条件、不同产业发展阶段下，相同联村模式的普遍特点提炼和深入效用

评估。本文通过对甘肃和山西处于产业不同发展阶段的联村模式总结，可试图弥补已有研究的不足。

一、联村发展模式运行机制分析

本文所选案例甘肃Ｃ地和山西Ｊ地都采取了联村发展模式，但由于自然环境、区位条件、产业发展阶段

不同，在基本条件、联村方式、联村特点、目标和机制上显现出较大差异（见表１）。其中，甘肃Ｃ地属于欠发

达地区，产业发展还处于投入期。采取以香菇种植起步早且产业基础较好的 Ｍ 村为主体，联合周边村庄共

１０个村，集体出资４７３万元成立Ｃ镇 Ｍ 村富民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简称“合作社”）的方式，强村引领弱

村，共同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山西Ｊ地位于具备区位优势的城郊地区，产业发展处于成熟期。近年来由于煤

炭资源枯竭急需转型发展，故采取了以Ｇ村为主，由４个行政村村级党组织，１个煤矿社区党支部、１个煤业

公司党委组成联村党委的方式。发挥Ｇ村的龙头带动优势，以乡村治理为目标，融合发展、抱团振兴。根据

调研显示，在联村发展模式运行机制方面，甘肃Ｃ地和山西Ｊ地具有以下特点。
表１　甘肃Ｃ地和山西Ｊ地联村模式比较

联村因素 甘肃Ｃ地情况 山西Ｊ地情况

基本条件 辖区户籍人口４３　６０５人，面积２０３平方千米 辖区户籍人口１１　４２５人，面积３０平方千米

产业周期 产业投入期 产业成熟期

联村方式 村村联合，集体出资，成立专业合作社 村、企、社区联合，成立联合党委

联村特点 农业种植业为主地区，组成“同质” 城郊型、工矿型、资源型村庄和地区，村、企、社区“身份多元”

联村目标 打造全县最大菌菜生产培育基地 村、企、社区均衡化发展

　资料来源：根据笔者实地调研结果总结，下同。

（一）镇乡导引

作为我国行政管理体制中最基础层级，镇乡级政府服务水平是带领村庄发展、推进“三农”建设、推动城

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性因素。镇乡级政府可以打破传统农村单村发展模式，突破各村集体经济的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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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行业、所有制限制，以超越单个村庄的视野、层级来统一规划部署联村发展并敦促联村各村统一落实，成

为跨村联合实践的导引者、规范制定者和监督者。

甘肃Ｃ地镇党委政府针对本镇距离 县 城 较 远、人 均 收 入 少、集 体 经 济 积 累 少、实 力 弱 的 欠 发 达 地 区 实

际，发挥镇政府的全面统筹作用，鼓励开展跨村联合发展专项行动。基于当地自然资源禀赋，明确以香菇种

植为切入口，选取本地起步早并且选取产业基础较好的 Ｍ村为主体，协调周边行政村共同参与，采取联村抱

团的联村发展模式，打造“全县最大的菌菜生产培育基地”。

山西Ｊ地镇党委领导有力，针对辖区各村带富能人少、党员年龄大带领群众增收致富难、各村单独发展

空间窄、产业转型难等现实困难，选取产业发展特色突出并有发展集体经济潜力的“基层头羊”Ｇ村为中心建

设联村党委。由镇乡统一协调采取“以点带面，整体推进，融合发展”方式，自上而下强力推进村村联建、村企

联建、村社联建。

（二）强村带弱村

联村发展打破单村点状发展模式，转变为多村块状发展模式，但由于各村基础参差不齐、资源禀赋存在

差异，联建时各村发展并不平衡，必须发挥强势村、主体村在多村联创的过程中发动机、引擎器的作用。通过

村村、村企等联村发展，打通资源、资金、信息、人才等要素流通渠道，强化主体间紧密合作和资源共享，提升

各村集体经济整体发展实力［９］。

甘肃Ｃ地地理区位不佳、自然禀赋较差。凭借Ｍ村在香菇产业方面的技术、人才、管理经验优势因地制

宜规划联村区域特色产业发展模式。Ｍ村吸纳弱村共同组建了农民合作社，集中使用世界银行贷款和各级

财政配套资金，提升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弱村可根据出资比例获得相应出资返还，据统计每年每村可增

加村集体经济收入约９万元，显著促进了欠发达地区的村集体发展。

山西Ｊ地各村煤炭资源面临枯竭，处于产业发展转型期，经济基础相对充裕且各村转型方向不同，优势

产业大相径庭且难以在产业方面形成合力，但对于构建和谐乡村具有较强的共同需求。Ｇ村在党总支书记、

村委会主任Ｚ带领下，先后获“全国乡村治理建设工作示范村”“全国文明村”等６项国家级荣誉称号，具有以

先带后、以富带贫、以稳治乱的实践经验。Ｊ地充分发挥强村对整个村社关系网络的谈判力和动员力，采取

强村引领、多村资源整合、经济能人带动产业发展项目建设。以强村资源辐射改变村级之间发展不平衡状

态，有效地解决薄弱村产业发展水平低、乡村治理水平低等长效发展难题。

（三）联村党建

联村党建作为一种党组织合作方式的机制创新，是联村发展模式的主要推动手段，为联村发展模式提供

了政治保障和组织保障。党建作为核心引领力量，拥有自上而下的纵向管理权威和区域资源统筹能力，在联

村发展模式下可以实现生产资源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推动联村发展区域在显性利益整合、隐性社会关系

整合和共享制度整合。

甘肃Ｃ地开展以农民合作社为载体的联村党建。坚持“合作社建在哪里、党的组织覆盖到哪里、党的工

作开展到哪里”，发挥党支部在产业发展中的“主心骨”和引领作用，在合作社成立党支部，将有种植经验、发

展意愿的２０名年轻优秀党员聚集到产业链。创立“党员能人组团结对帮带”模式，设立党员先锋岗３个、示

范岗５个、责任岗１２个，要求党员承担产业投入期的沉没成本，分担技术风险，鼓励其优先掌握香菇种植技

术，并在菌棒生产、香菇种植、技能培训、运营管理等环节承担相关管理职责，促进了特色产业快速壮大、集体

收入有效增加、集体成员共同富裕。

山西Ｊ地要求党员统一思想，携手推进产业转型和乡村治理工作，集中挂牌联村党委，突出党建联抓、治

理联促、人才联培、发展联动、资源联享、服务联心“六联”模式，统筹村庄建设、土地流转、产业布局、基础设施

配套等，变各村“单打独斗”为共赢发展，实现了联建村资源效益最大化。联村党委坚持在发展思路上引导，

在发展模式上创新，在基层治理上借鉴，在发展经济上互助，在乡村振兴上共促；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共同研

究党建工作，共同开展党建活动，共同交流党建经验。联村党委各村党员在每年“七一”、９月９日、１２月２６
日组织开展三次集体活动，增强党员之间的联系，提升党员活动的影响力。从成效来看，Ｊ地联村党委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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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一是实现了乡村治理制度共享，复制强村乡村治理经验，完善村规民约、自治章程，促进乡村治理和谐

稳定。二是实现了基础公共服务共享，如篮球场、室内文体活动室等休闲设施在联建村之间的共享。三是实

现了民生福祉共享，如村民、社区居民、矿区居民在就业、上学、就医、美丽乡村、社区、矿区建设等方面初步是

实现了信息和资源的共建共享。四是实现了产业发展共享，如就业信息、产业体制扩容等方面实现了共同

发展。

二、联村发展模式的差异性比较

联村发展模式是解决单村集体经济发展困境、促进区域共同富裕的组织模式创新。考察联村发展模式

效益，关键在于能否有效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关于共同富裕理论，郁建兴等认为共同富裕需要体现发展性、

共享性、公平性和可持续性的统一，其中，发展性强调经济增长，共享性强调共同、公平，可持续性则强调发展

和共享的可持续性［１０］。具体而言，发展性是指狭义的发展，主要聚焦于经济总量增强能力，从物质角度衡量

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共享性包括共同和公平两个层面，共同层面侧重社会、文化、生态等各方面全面高

质量发展，公平层面侧重完善分配机制，扩大中产阶层；可持续性指经济社会发展运转良性可持续，具有内生

发展动力和能力，不依赖政府等外力支持。下面从推动共同富裕的发展性、共同性、公平性与可持续性四个

维度出发，对两地混合联村发展模式效益进行比较分析。

（一）发展性比较

发展性方面，甘肃Ｃ地、山西Ｊ地两种联村发展模式都有较好表现。其中，甘肃Ｃ地以乡镇为主导引导

各村以土地、资金等入股建设合作社、种植基地发展联村农村集体经济。在 Ｍ村等５村开展香菇基地建设，

吸引集体成员种植，打造标准化程度高、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强的利益共同体，逐渐形成了资源共享、风险共

担、市场竞争力强的菌棒大规模生产产业集群。短短的５年内实现了本地区香菇产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

转变。特色产业快速壮大也促进了集体收入有效增加。调研显示，以年生产１５０万棒香菇菌棒为例，每棒销

售价格４．３元，年销售收入为６４５万元；扣除成本４９２万元，年纯收入为１５３万元；按纯收入的６０％返还各村

集体经济组织核算，每年可增加集体经济收入９１．８万元。

山西Ｊ地联村党委统筹村庄建设、土地流转、产业布局、基础设施配套，既基于既有产业优势发展第二产

业，又创新探索向第三产业延伸，促进各村以Ｇ村为中心在强村、能人的带动下合作发展果蔬种植、生态采

摘、乡村旅游、教育培训、铁锅铸造、免烧砖生产线项目等，形成了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各村品牌特色鲜明、集

体经济发展态势强劲的活跃局面，构筑了“壮大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集群和产业板块，获得了超

额收益。Ｊ地２０２２年仅Ｇ村年集体经济收入就超过了３００万元，其中承接各类培训班４５期，实现收入１５０
万元。

（二）共同性比较

共同性方面，甘肃Ｃ地、山西Ｊ地都是地域临近区域的跨村联合，在辐射带动村集体数量上都相对较少。

但在共同富裕共享的领域和维度上甘肃Ｃ地明显低于山西Ｊ地。共同富裕的共享既包括集体经济发展给村

民带来的收入，也包括村民在公共服务上的共享，并且公共服务共享程度受限于集体经济发展程度。

甘肃Ｃ地受限于产业发展基础，联村目标主要集中于打造特色产业，联村模式所建立的社会化服务机

制主要聚焦在合作社香菇产业上，侧重香菇标准化种植，实施统一规划、统一采购、统一招标、统一建设、统一

标准生产、统一收购、分级销售的“六统一分”模式，为成员提供产前、产中、产后全方位服务，主要解决集体成

员的香菇生产和销售的后顾之忧。

山西Ｊ地联村目标虽有解决产业转型的问题，但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广泛共享。挂牌

联村党委，构建６个网格党支部、８个网格党小组、１９个党员中心户，实现了３　１００户居民的党建服务全覆

盖。联村范围内服务性设施如党群服务中心、一站式服务大厅、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社会工作室、社区议事厅

以及各种文体娱乐室完备，在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保障完善，如为６０岁以上老人发放养老金、代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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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金，实现了资源与服务的充分共享。同时Ｊ地村、企、社区“身份多元”的联建天然也带有促进城乡融合、

缩小城乡差距的共同特性。
（三）公平性比较

甘肃Ｃ地和山西Ｊ地均考虑到村集体经济发展差距，通过利益联结分配机制规避“富者越富，穷者越穷”

的局面，在公平性上处于较高水平。

甘肃Ｃ地通过镇乡导引，合作社制定多元利益联结机制的方式增加村民多元收入，就业优先倾斜脱贫

户，防止收入差距过大。一是增加了成员收入。集体成员按照每棚投入约７　５００棒，每棒产香菇０．７５公斤，

年收入约１．６万元，通常夫妻两人可以承包２个棚，即每年收入可突破３．２万元，远高于外出打工。另外，合
作社建立的菌棒厂，优先吸纳建档立卡脱贫人员在车间工作。在生产线设置务工岗位３６个，出菇基地带动

２４人就业，人均收入达到１．５万元以上，对于解决脱贫户持续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建立合理的分配机

制。农民合作社规定主要按照惠顾额返还，鉴于香菇级别差异将会导致价格差异，合作社采取按劳分配的原

则，规定把成员交售的香菇总额按照一等菇３０％，二等菇４０％、三等菇３０％比例计算返还金额，并同时提供

技术服务帮助成员提升。三是建立有效的监管制度。合作社每年委托第三方审计部门对合作社财务进行审

计，并且在村委会张贴审计结果，让成员监管，充分赋予成员知情权和监管权。

山西Ｊ地特色产业发展基础较好。按照“行政区域、自治主体、资产产权‘三不变’，规划、部署、落实‘三

统一’，建账、核算、管理‘三独立’”的要求，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联村党委成员分工负责、定期联席、轮

班办公、民主议事、民主监督、联动攻坚等制度。对涉及土地征用、项目实施、资源处置等重大事项，严格按照

相关联建村提议、联村党委会议动议、乡镇党委审核复议、各联建村“六议两公开”“联村党委”形成决议的程

序民主决策，做到以制度管人、管事、管权，保证村集体经济之间收益的公平性。
（四）可持续性比较

甘肃Ｃ地联村发展模式主要为了解决产业发展初期沉没成本较高的问题，但由于市场风险的不可控导致

该模式自身面临的风险较大而可持续性较低。山西Ｊ地联村发展基于产业发展进入成熟期，可持续性较高。

甘肃Ｃ地主要依靠吸引财政资金，以完善固定资产建设，发展特色菌菇产业，村集体经济收益对政府依

赖性强。合作社成立以来成为Ｃ地重点项目，吸引了大量财政资金快速完成了基础建设。２０１８年获得世界

银行贷款４５８万元，国内财政配套资金３２２万元。２０１９年获得世界银行贷款和东西部扶贫协作资金８９万

元，在 Ｍ村流转土地５５亩，建设菌棒生产车间、拌料场、冷藏库和香菇生产基地，并且修建香菇种植大棚３０
座。２０２１年再次获得财政支持５３２万元，收购香菇 大 棚５６座 和 冷 库３间，初 步 形 成 了 年 产１５０万 棒 的 产

能。由于Ｃ地仍局限于第一产业生产领域，产品附加值低且香菇供给总体过剩，市场价格波动较大［１１］。因

为财政资金以扶持固定资本为主，但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更多需要短期流动资金支持，而脆弱的镇乡经济难

以支撑合作社采购资金，会导致村集体经济在内生发展能力上存在极大的短板。

山西Ｊ地城郊联动、村企共建，从形式上打破村与村之间、村社之间、村企之间组织建设“壁垒”，将联建

村、企业优势“统筹”“捆绑”，整合使用，优势互补，释放“１＋１＞２”的活力。加之自身良好的产业基础和丰富

的村庄精英，Ｊ地在以强带弱的过程中实现了联建各村都有产业有品牌、都有优越的市场竞争能力和较高的

风险防范能力，进而保障村集体经济收益的持续增长。２０２２年，Ｊ地４村集体经济收入分别在２００万元、１５０
万元、９０万元和４０万元以上，集体经济发展强劲。当然，必须注意Ｊ地村庄精英担任抱团项目运营公司的

高管所带来的政治风险。
（五）综合比较

通过上述比较分析，可以看出甘肃Ｃ地和山西Ｊ地两地联村发展模式在推动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各有优

劣。其中，甘肃Ｃ地还处于产业发展投入期，重视固定资产投入，加之产业发展资金来源于世界银行贷款和

财政扶持，受制于外部压力需要，建立了公平公正的组织体系。相对而言，山西Ｊ地产业发展进入成熟期，更
加重视乡村治理，在实现农民共同富裕方面更为重视共同性和可持续性，相关制度建设有效保证镇域范围内

的村集体经济可持续增长。深入比较分析还发现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两个地在联村发展上呈现不同发

展状态（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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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共同富裕视阈下两地联村发展模式的比较

对比内容 甘肃Ｃ地 山西Ｊ地

发展性　 高 高

共同性　 低 高

公平性　 高 高

可持续性 低 高

　　一是在共同富裕视阈下，从产业发展到乡村治理的

全领域发展是联村发展的必然路径。虽然受发展阶段限

制可以优先实现产业联合，但联村模式的最终形态必然

是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全领域的联村发展，只

有这种联合才是对促进农民共同富裕最有意义的联合。

产业发展由投入期进入成熟期以后，是否停留在镇乡引

导依靠政策层面、是否能够因地制宜的及时调整联村党

建工作方向、是否在乡村发展、乡 村 建 设、乡 村 治 理 全 领 域 联 村 发 展 将 成 为 决 定 模 式 共 同 富 裕 效 益 的 关 键

因素。

二是侧重产业发展是条件受限地区 联 村 发 展 的 优 先 选 项。甘 肃Ｃ地 在 经 济 环 境、制 度 环 境 受 限 条 件

下，优先发展产业，有效带动乡村集体经济迈出从无到有的跨越式发展。虽然阶段性呈现推动共同富裕的过

程中共同性、可持续性“低”的状态，但对资源条件和发展基础一般地区开展联村建设具有启示意义，说明联

村发展模式需要因地制宜。而山西Ｊ地处于产业成熟期，虽然也采取了联村发展模式，但目的是为了改善产

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发展基础，在共同性和可持续性方面呈现出更好的评价结果。

三是联村发展延伸到乡村治理层面将保证决策民主性。山西Ｇ村首创“六议两公开”模式，明确村级重

大事务采取由村民小组提议、村党支部初议、村“两委”商议、驻村干部参议、村“两个代表议事会”评议、村民

大会决议议事过程公开、议事结果公开。这种机制倒逼全体村民参与、全民决策包括产业发展在内的各项联

村事务，保障了决策民主性。甘肃Ｃ地由于要发展产业，在提升决策效率的同时，难免在个别场合要忽视部

分成员的意见，决策民主性方面略有不足。

三、促进联村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产业发展处于不同阶段的两个案例的对比，阐明了联村发展模式是提升村庄组织化的模式创

新。在分阶段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目标下要真正发挥联村党建作用，提升村庄造血能力和内生动力，推动乡村

振兴，建议如下。
（一）提高发展性，培育特色产业

以乡镇作为平台，立足本乡镇产业定位和发展方向，统筹利用各村集体的资源禀赋，协调各村集体经济

联合发展，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规模优势产业。充分考虑农户的意愿、劳动能力、投入水平、土地资源等条

件，因地制宜精准合理确定本地特色产业发展方向。发展模式要兼顾短、平、快增收项目与长远持续产业，以
发展差异化的特色产业解决短期增收和长期巩固脱贫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

（二）提高共同性，强化党建引领

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引领作用，不断丰富联村党建在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上的有效举措，通过资

源整合、优势互补、错位发展，以联村发展模式高组织化程度推动资源融合，形成对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

社会各项事业等统一规划、统一部署、统一落实的更高层级力量。联村运行机制实现党建工作联抓、基础设

施联建、产业发展联兴、矛盾化解联调、公共服务联动、发展利益联享，促进农业发展、乡村振兴和农民富裕。
（三）提高公平性，完善村域利益共享机制

以共同富裕作为联村的价值基础，完善联村发展的规范流程、利益分配、制度安排和相关支持政策，推动

农村均衡协调发展，带动各村整体经济发展和群众增收致富，促进联村各村社会共治、发展共建、成果共享。

避免在联村发展过程中因处置不当造成对联村发展村级主体和农民利益的损害。要注意引导联村发展中各

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均衡性，也要通过对弱势村民补助、社会保障以及分红等再分配形式，保障村民间收入的

均衡性。
（四）提高可持续性，激活集体经济内生发展能力

要注重集体经济内生发展能力的开发，推进资源统筹、合作打通、人才迸发，不仅仅依赖于上级财政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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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血”为村集体经济收益提供保障。一是拓展合作深度，实现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横向联合和联村集体

经济组织与集体成员之间的纵向合作，提高集体经济组织的市场竞争力，构建更深层次合作的利益共同体。

二是挖掘内部潜力，实现联建村内部干部队伍人才资源共享，并把农村中的致富能力强、思想素质高的农民

和经营管理能力强、乐于奉献自我的年轻人充实到联村发展队伍里。三是防范化解风险，完善联村集体经济

管理体制建设，规避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市场、政治、环境风险，实现长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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